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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林坡往事!

冯端
（南京大学物理系! 南京! $’%%4"）

! ! ’45’ 年 4—’% 月间，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

日子，我们搀扶着母亲从福建长汀出发，万里跋涉，

途经赣、粤、湘、桂、黔等省，终于安抵重庆- 其中长汀

到贵阳这段路程，主要依靠姐姐冯慧的照料和安排-
到达重庆之后，我们即居住在大哥冯焕的宿舍，位于

沙坪坝镇近郊的一所大院内二楼一间斗室，距离中

央大学松林坡校舍和小龙坎宿舍区都不远- 为了糊

口我于 ’45$ 年 5 月曾考入位于沙坪坝镇西郊的中

央气象局当练习生- 当时担任局长的是黄厦千教授，

他也兼中央大学气象系主任，指导我工作的顶头上

司是王华文先生，他教我对各地台站发来的气象资

料进行计算加工，为天气预报做准备工作- 当时局里

尚有徐尔灏先生，’45$ 年 ’% 月份陈其恭先生也到

该局工作- ’45$ 年 & 月份我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

试，幸蒙物理系录取，到 ’45$ 年 ’% 月份便离开该局

到校就读-
从 ’45’ 年 ’% 月到 ’45$ 年 ’% 月这段时间住在

沙坪坝，空闲时间较多- 当时二哥冯康在中央大学读

书，我得以利用他的借书证到位于松林坡顶的中央

大学图书馆借书，充分利用其丰富藏书- 当时靠了中

学英语的根底，就开始阅读一些英语书籍：首先接触

一些新派传记：如 67))83 9):12(;7 的“<=03;3) >02)8?
:013@”，“A.;;3 >02)8:01”，B3C:; D1.:80@ 的“E0@:1/0
传”，随后又看了一些 9):12(;7 与 >03F0101 G88/H 的

散文集，再追溯到 ’4 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的著作，

诸如 G- I1);: 的《 文艺复兴》，心仪其华美的文章，

王尔德的《 意向集》，折服于其机智俏皮的对话录-
这样，百把本英文书读下来，就将英语学通了- 习惯

于 )(03J03F 03 <3F/0@(，因而英语对话也迎刃而解了-
到 ’45$ 年 ’% 月进入中央大学物理系后，参加了一

次对新生的英语甄别考试，获最优等成绩，可免读大

学一年级（ 以下简称大一）英语，以修大学二年级

（以下简称大二）英语来代替，但大二英语可逃课，

只要在期末交一篇英语作文就了事了 - 所以进了大

学以后，没有再上过英语课程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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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是在柏溪分校上课，该地非常僻静，从沙坪

坝出发沿嘉陵江上溯十余里，即可到达- 教我们一年

级《普通物理》的是沙玉彦教授，以 E.HH 物理为课

本，讲授时另有笔记；教微积分的是唐培经教授- 到

了大二，则到位于沙坪坝的松林坡校区- 中央大学校

舍极差，教室、宿舍都是草顶平房，比同在沙坪坝的

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学校都差，更比不上抗战前夕

新建的南开中学- 但是简陋校舍中的学术空气却是

浓郁的-
大二时，电磁学系由王恒守教授讲授，用的是

I1F; 与 BC1=@ 的教本，理论力学是杨澄中先生讲

授，用的是 D2D0//13 的课本，后来赵广增教授讲热

学，施士元教授讲光学，张宗燧教授讲热力学和理论

物理- 后者内容为经典电动力学再加相对论，参考

BK:1(1= L M;2J;: 的电动力学- 后来在 ’4N& 年张先

生出版《电动力学与狭义相对论》可能是由当年讲

课笔记扩展而来的- 孙光远教授也教过我的高等微

积分-
到四年级时，吴有训先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，赵

宗尧先生由西南联大调来担任物理系主任，并讲授

《原子核物理学》这门新课- 赵先生全部用英语授

课，这也许是西南联大的习惯，而当时中央大学教授

一般板书是全用英语，但讲解还是采用中文- 我的毕

业论文也是赵先生指导的，阅读两篇有关核裂变的

文献：一篇是 9=7)( 报告，是美国军方核准公布的科

学报告；另一篇是 M8(: 与 G(;;/;: 的核裂变液滴模

型- 学期结束时，赵先生通知我留校任助教，从此开

始我在中央大学 O 南京大学长达 #% 余年的执教生

涯- 学期结束后赵先生出国参观比基尼岛的核试验，

随后在美国大学讲学，并将一些为建直线加速器用

的电路元件运到中央大学- ’4N% 年赵先生回国后就

去北京工作了，并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直线加速器-
施士元教授教光学也教近代物理的课程- 施先生留

法时师从居里夫人，上世纪 "% 年代初归国任教中央

大学，学生中有后来被誉为“中国的居里夫人”的吴

健雄教授- 但在 ’45N—’45# 年正值施先生休假，因

而我们班近代物理课还是由王恒守先生教的-
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即使在抗战的万分艰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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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，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教授们还埋头进行科

学研究，而且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成绩& 当时物理

系的仪器设备主要是为学生实验配置的& 但也有少

数是为研究工作配备的，如英国 .)(/01 公司出品的

23 和 24 摄谱仪& 赵广增先生大概是 3564 年才从美

国回来，做研究的干劲十足，当他了解到系里的设备

情况后，就决定利用摄谱仪来进行研究工作& 但需要

在真空系统中加上一个配有探针的放电管& 赵先生

亲手来吹制放电管& 当时买不到 78109 玻璃，只得用

普通的软玻璃来吹制& 软玻璃火候难以控制，赵先生

亲自吹玻璃，总是吹炸，吹了炸，炸了再吹，这样持续

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做成功了& 后来气体放电管与摄谱

仪得以正常工作，通过了电学测量，完成了一篇题为

《气体放电的温度分布》的论文，于 356: 年 ; 月在

7!8<& =0>& 上发表了& 在当时 7!8<& =0>& 还是薄薄

的一本，每期只有六、七篇文章，而一篇来自战乱中

重庆中央大学的工作，也能置身其列，是令人欣慰

的&
在重庆时代，埋首研究工作的还有张宗燧教授，

他在剑桥大学师从 =& .& ?@%(01 教授，进行统计物

理合作现象理论的工作，取得了不少成就& 356A—

356: 年在中央大学执教期间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

了 B 篇这方面研究工作&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段

时期他已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量子场论这一领域，也

发表了由 7& C& D& E)1*+ 推荐的他的三篇文章& 这

样，量子场论就成为他后期工作的主要领域& 连同前

面的一些工作，表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研究硕

果累累&
施士元教授也曾指导李博讲师用声波回声测距

法来测量嘉陵江的水深，还指导了蓄电池厂的技术

工作&
3564 年 3A 月，我在沙坪坝去柏溪的轮船上首

次结识谢启美同学，他也是去中央大学物理系读书，

我们一见如故，遂成知交& 后来他兴趣改变，转入数

学系，中间又停学去中学教书，因此比我迟一年毕

业& 毕业后去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，解放后参加南

下工作团，去武汉& 后转入外交界工作，曾在驻瑞典

使馆任职& 35;5 年任驻美使馆文化参赞& 后又任联

合国副秘书长，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等要职&
在柏溪时，班上物理系同学有十余人，后来许多

人陆续离校& 坚持读完四年毕业的仅沙频之，赵文桐

与我三人& 沙频之在“文革”中遭难，导致精神失常，

含冤死去，极为可惜& 赵文桐则在新乡师范大学任教

至今&
在沙坪坝读书时期曾读了普鲁斯特《 追忆似水

年华》英译本多卷，纪德的《新的粮仓》（卞之琳译），

《地粮》和《 伪币制造者》（ 盛澄华译）& 在大学生圈

子内，曾有过纪德热& 抗战后期美国军用本口袋书，

十分便宜，又容易买到& 在重庆炎夏，曾读到梅尔维

耳的《白鲸》，追逐太平洋上的白鲸，兴味盎然，酷暑

顿消&
沙坪坝镇上有多家书店，我每每站立在书店中

读一些刊物，感兴趣的有署名子佳（梁实秋笔名）的

《雅舍小品》，署名男士（冰心笔名）的《关于女人》，

还有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写的《世说新语与

晋人之美》，给予我深刻的印象&
也有许多名人来中央大学作报告，多半是在松

林坡的 3A3 教室& 例如当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偕

其夫人一同来做报告，费正清似乎不长于辞令，但其

夫人却非常活跃，更引人注意& 郭沫若先生曾来朗诵

其《屈原》剧本& 郭沫若的嗓音尖高，还要用假嗓来

模拟婵娟，颇感别扭& 洪深和曹禺都在大礼堂做过报

告& 洪深能说会道，但所述内容已了无痕迹& 曹禺的

口才不如洪深，但他的一段开场白却留下深刻的印

象，他说：一个人正在讲坛上大放厥词，医生跑来抓

住他说，我正在给你做手术，将你脑子挖掉了，你怎

么在这里胡说八道呢？曹禺即以此自嘲，引起哄堂

大笑&

我们永远崇敬的施士元老师!

徐龙道
（南京大学物理系- 南京- 43AA5B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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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- 施士元教授因病于 4AA; 年 5 月 4F 日逝世，华

年百岁，消息传来，使我倍加缅怀师生之情& 他一生

为振兴中华而奋斗，为国为民，不计个人利益和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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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施士元先生


